
第五波疫情下，惩教署指为减低监狱内感染风险，先后宣布暂停亲友探访监狱内的在囚及还押人士，及暂停安排还押人士出庭应讯，
案件进度将无可避免滞后。图为荔枝角收押所。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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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与监狱的双重笼牢︰暂停家人探访、在囚者无法出庭应讯

“信息断绝，我完全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其实就算他死了，我也不知道。”一名在囚者的家人说。

香港疫情大爆发 香港 深度 被疫情改变的生活 2019冠状病毒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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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 香港疫情 香港惩教署

裁判法院庭内，旁听席上部分座位被红白胶带划封起，以区隔旁听人士减低传染风险。这天原定提讯的案

件牵涉多名被告，法官未到庭，逾20名法律代表坐满律师席，七嘴八舌地商讨另订提讯日子。

“4月4日可以吗？......有人不可以……那4月25日？4月25日可以吗？......”律师们盯着日程，喊叫着询

问，现场吵成一片。“Twenty-fifth？Twenty-fifith不行......”外籍大状话中夹杂英语粤语，他低头皱眉翻

着笔记，最后撒手放弃，“是但啦（无所谓了）...... I don’t care（我不理会了），迁就其他人吧......”

第五波疫情突袭，在屡创新高的感染数字下，惩教署指为减低监狱内感染风险，先后宣布暂停亲友探访监

狱内的在囚及还押人士，及暂停安排还押人士出庭应讯，案件进度将无可避免滞后，有传媒估计受影响案

件数目逾百；部分出现确诊个案的监狱，律师进行公务探访亦被一并停止，为期数天或暂停至另行通知不

等。

“信息断绝，我完全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其实就算他死了，我也不知道。”Alice（化名）未能探望还押中

的丈夫，既无奈又气愤，加上近日天气持续寒冷，她很担心，“不知道他够不够衣服？够不够毛毡？会不会

冷得睡不着？”

截至2021年9月，香港监狱有7840人正在服刑或被还押。惩教署派发给每名在囚者的《在囚人士须知》

中，列明在囚者与外界保持接触的权利，包括亲友探访、法律探访等。社会上众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运作模

式，在对抗疫情的理由下，一次又一次开特例。

无所适从的家人 


2月4日早上，Alice正在前往赤柱监狱探访丈夫的途上。10时许，她在车上赫然读到翌日暂停探访的消

息，决定折返，先去赤柱市中心的士多，为丈夫购买纸巾、原子笔等消耗得最快的日用品，再赶着中午12

时截止登记探访前回去，趁这“最后机会”见丈夫一面。

“因为不知道暂停的话会停多久，所以要早点提交最重要、消耗得最快的物品。”Alice说，由于日用品限额

是以每月计，惩教署宣布暂停探访是月初的事，估计大部分在囚人士亲友尚未提交他们2月所需的物品。

她认为署方当天早上10时宣布翌日起暂停探访，对需要自行张罗日用品的家属而言，时间太仓卒。“虽然我

知道疫情发展，要lock down（禁止探访）便要立即做，但可否早一点公布呢？或能否给我多一天时间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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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束手无策。” 


荔枝角收押所的一个户外屏幕，循环播放抗疫影片。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香港，被囚于监狱的所员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未被定罪、但保释申请被拒，正还押候审的还押人

士，另一类为已定罪及判刑的在囚人士。还押人士与在囚人士在部分待遇不同，例如还押人士每日可获安

排15分钟的亲友探访，在囚人士的探访时间则为每月两次，每次30分钟。

Alice的丈夫因涉刑事案，于赤柱监狱还押将近一年。以前，她一星期总有2、3天会去探望丈夫，二人亦以

1日1封信沟通。但从2月初开始，持续有探访人士及职员确诊，惩教署停止所有探访服务，加上监狱规

定，书信要隔离消毒，导致信件延迟收发数天，过去1个月，Alice对丈夫情况的了解极为有限。

本一同生活的二人被高墙分隔，暂停探访安排后，亲人犹如跌进黑洞。Alice 说，现在她约一、两星期才收

到丈夫的信。“探访和信件都是很重要的支撑，现在几乎两样都没有了。”Alice 说。

信息真空之中，她说有些家属特别忧虑，频频致电俗称“福利官”的更生事务组人员，追问各种事情：下次

上庭日期敲定了没有？申请物资的批文，批出了没有？探访何时才能恢复？



但福利官的热线电话有时驳得通，但也有不少时候是无人接听。 


如果在囚人士要求，他们亦可托福利官致电家属，传递口信，例如他们需要什么物资，或报个平安。Alice

亦指，平常福利官不能替家属向在囚者传话，惟最近暂停探访，家属有重要信息，职员亦时会通融，替家

属向在囚人士简单通传。

暂停探访至今的1个月里，二人唯一能见上面的一次，是早前署方仍未宣布“锁仓”，丈夫出庭应讯。Alice

坐在公众席上，远远看着在被告栏内的丈夫。丈夫隔着玻璃，不停向 她挥手、又夸张地比划着手势，表示

他很好，“看见他挺精神的，也安心了点。”

2月10日，即暂停探访约一星期后，惩教署指因应疫情仍然严峻，宣布延长暂停亲友探访，惟考虑到在囚

人士的生活物资需要，亲友可于指定日期内到监狱1次，提交获惩教署认可、特定款色及数量之物品。

得知可以提交物品，Alice连忙为丈夫准备了全套生活用品，装满一大袋，“洗头水、沐浴露、洗手液、牙

膏、簿、笔、毛巾、纸巾、湿纸巾、底裤、毛巾、零食......”她担心不知要继续停止探访至何时，“很不习

惯，好像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徐子谦（化名）一手提著雨伞，一手挽著蓝色塑料袋，里面放着给朋友的厚衣、书籍等，赶在截止登记时间前到达荔枝角收押所。
摄 林振东/端传媒



摄：林振东/端传媒

某冷雨连连的早上，徐子谦（化名）一手提着雨伞，一手挽着蓝色塑料袋，里面放着给朋友的厚衣、书籍

等，赶在截止登记时间前到达荔枝角收押所。荔枝角收押所是香港一所高设防监狱，收容的多数是未定罪

或等候判决的男性成年被告。

徐子谦抵达后，戴上透明塑料面罩的惩教人员在门口排成一列，紧张敦促着每一个进门的市民完成一系列

程序：“先生先生！‘安心出行’（扫二维码）…...（出示）针卡！那边那边！……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平

常挤满等候探访市民的登记室，中间放置了一张桌子，成为临时接收日用品的柜台。

“他们不是在‘凶’（吓唬）你，但有点慌，我想他们内部状况也有点混乱。”徐子谦说。他带给朋友的物品，

包括笔记本、零钱、寄信用的邮票；还有电话卡，如果向监狱申请获批，之后可用作与亲友视频通话。朋

友学佛，徐子谦又带来沉甸甸的一叠佛教书籍。据惩教署网页指，每名在囚人士每月可接收6本杂志、期刊

或其他一般刊物书，但宗教书籍及已获批的教科书不在此限。

朋友原定3月初出庭应讯，徐子谦为他预备了一套恤衫、毛衣及裤子，想了想，怕不够御寒，又多拿了一件

连帽卫衣。

不过一袋物资带进去，徐子谦拿了半袋回来。他说惩教人员最终未有接收佛教书籍及连帽衣，并引述职员

说，由于最近疫情严峻，情况特殊，监狱人手紧张，未能在每月6本书以上再额外交收宗教书籍。

至于卫衣被拒绝，他也感到意外：“职员说有帽，不能接收。但我不明白，以前是可以的，只是（因保安理

由）不能接收有绳子的衣服。”



徐子谦（化名）为原定3月初出庭应讯的朋友预备的一套恤衫、毛衣、裤子及御寒力较好的一件连帽卫衣。摄：林振东/端传媒

疫情爆发，常规被打乱，在制度的铁笼里，有时衍生令家属无奈的结果。Alice说，监狱可提交的日用品的

数量，部分数量上限以每月计，部分则以每日计，譬如内裤上限是每月3条，零食巧克力则是每日最多5

包。最近得悉可以去监狱交收物品，她搜罗了数十包巧克力回来，打算可以一次过提交1个月的巧克力分

量，未料被告知监狱的电脑记录系统最多只能输入“5包”，其余被打回头。

“他在里面也很闷，没有探访、没有信，虽然没有（零食）不会死，但总是有比没有好。”Alice 说。 


徐子谦称，部分监狱规矩并非以明文规定，但惩教人员一般都是按惯例处理，日子久，亲友都会摸到准

则。

不过，部分准则较浮动，譬如某些谈及政治的书籍，可能在一个监狱被视为“敏感”，不能转交在囚人士，

在另一个监狱却能成功提交；对信件内容的审查，部分监狱又会比另一些宽松。

“但疫情之后，更多时间会出现一种说法，说‘因为疫情，所以有特别安排’，而不同监狱、不同惩教人员

对‘特别安排’也有不同诠释，令我们有时挺无所适从。”

亲友探访不知不觉已暂停一个月。徐子谦说，最初看见暂停探访消息时，虽然感气馁，却说不上意外。 


“这两年来，很多政策不断朝令夕改，今天是2人限聚令，突然变成4人，又再收紧至2人......墙外的世界姑

且如此，监狱里更加。何况在监狱里，从来也是惩教人员说了算，我们不能不从。”



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锁仓”之后　停滞不前的时间 


对协助在囚人士的辩护律师而言，最新一轮的抗疫安排同样为其工作带来困难。 


2月18日，香港多家主流传媒引述惩教署报道，当局即日起推行“锁仓运作模式”，为所有职员及在囚人士

检测，并暂停安排在囚者前往法庭应讯至27日。惩教署4天后发出新闻稿指，“锁仓”模式有助减少监狱内

流动及接触。部分监狱因出现确诊个案，亦一度暂停公务探访，包括律师申请的探访。

至于用作羁留违反入境法例人士、由入境处管辖的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及马头角羁留中心，亦于2月一度暂

停亲友及公务探访，至2月24日恢复。

惩教署2月25日发新闻稿指，由2月18日“锁仓”检测至2月24日期间，当局在不同监狱共发现202名确诊在

囚人士，及135名快速测试呈初步阳性在囚人士，主要集中在荔枝角收押所及赤柱监狱。新闻稿又指，因

“疫情持续恶化”，亲友探访安排继续暂停至3月6日。

端传媒曾另以电邮查询确诊惩教职员人数，获口头答复指就新闻稿内容没有补充。 


惩教署职员口头答复查询时又表示，至截稿前，除赤柱监狱及荔枝角收押所外，其余监狱已恢复公务探访

安排。





“我印象中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律师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无奈接受。”当了两年律师助理的林子如

（化名）说。

本月初，一宗共涉十数名被告的案件，原定当天早上于法院判刑，林子如与同案十多名律师一早到达，打

算开庭前往法院羁留室会见已定罪被告。

未料其中代表男被告的律师，到达羁留室方发现“摸门钉（扑空）”，他们获告知因荔枝角收押所出现确诊

个案，多名男被告是密切接触者，需接受检测，未能被带往法院应讯。

林子如说，律师们当时对如何处理此陌生状况毫无头绪，法官一度建议先为同案女被告判刑，男被告则另

订日期处理。双方律师没有很强烈意见，讨论过后，法官最终决定押后全部被告的判刑日期，但明言情况

并不理想。

“（案件）本来押后到这个星期判刑，但结果还是判不到。”林子如说。 


感染数字未见回落，除了在囚人士因“锁仓”而不能赴法庭，惩教署亦先后3次延长暂停探访安排日期，家属

与在囚亲人正面对一次未知限期的分离。

每日探访时间只有短暂15分钟，加上Alice住在离岛，赴赤柱一程动辄花上两个小时，路途遥远，Alice和

丈夫平日的大部分沟通，依靠每天写信进行。早前刚适逢农历新年，邮政局休息，书信好几天无法送递，

Alice以为好不容易熬过公众假期，未料又宣布暂停探访。她说那天到达赤柱监狱，完成手续，赶及与丈夫

见面。二人隔着玻璃以话筒对话，都对突如其来的安排感到沮丧。

还押人士与在囚人士不同，前者可选择从私人饭商订饭盒（俗称订“私饭”），后者则不能。Alice忆述，最

后见面当天，丈夫又不忘苦中作乐：“他有订私饭，平常是他自己选择餐单，但暂停探访，就要由我替他去

选......我之前试过帮他点餐，会选一天吃肉、一天吃素，天天吃肉太不健康。但他就千叮万嘱，‘全部要点

肉！我不要吃素！’”她没好气地笑。

两人把握15分钟时间聊天、交代实务，叮嘱对方好好照顾自己。 


惩教署过去一段时间推出各种措施，务求减低监狱爆疫风险。已解散的囚权组织“石墙花”创办人、前立法

会议员邵家臻曾在网络发文，指出疫情两年多以来，署方多次收紧措施，例如取消俗称“加探”的直系家属

额外探访、监狱内强制戴口罩、信件及物资消毒等。惟至近日，措施已收紧至24小时“锁仓”，甚至连在囚



额外探访、监狱内强制戴口罩、信件及物资消毒等。惟 近日，措施已收紧 小时 锁仓 ，甚 连在囚

人士每日到室外活动、做运动的1小时“放风”时间，和到工场工作、到饭堂吃饭也被取消。

见习事务律师Janice （化名）透露，她近日曾赴已重新开放公务探访的监狱工作，接触到的在囚人士，大

概因日子格外无聊，难得有律师到访，部分人显得份外雀跃。

“我看见很两极的反应，有些人很崩溃，情绪不稳定。有些人则很雀跃，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在里面的生

活。”

如工作不太繁忙，公务处理完后，Janice也与他们闲聊两句，或替他们与家人简单传话，毕竟在最近一段

时间，公务探访成为在囚者唯一与外界人士见面的机会。“他们有人说，看到新闻，很多人在外吹着冷风排

队强检，还说笑说他们可以剪发，外面却不能。”

Alice 说，探访见面本是二人重要的精神支撑，加上最近疫情严重，平常尽量减少出门，她开始感觉生活混

沌，不知时日过，“开始忘记今天是星期几......每天都是一个模样。”她唯有更频密地每天给丈夫写信，弥

补二人失去的相处时光。

署方一刀切禁绝探访及出庭的做法，Alice对此感到疑惑，“是否有必要连出庭应讯都停止？其实出庭应讯

是他的权利，何况他现在是（未定罪）还押。”



赤柱监狱。摄：林振东/端传媒

防疫与司法公平的张力 


“你的公事探访预约不被接纳，原因如下：其他原因，请致电相关惩教设施查询。香港惩教署” 


见习律师Janice的日常工作，包括到各监狱与当事人会面，以提供法律建议或索取指示。2月初，有次她照

常在网上系统预约公务探访时间，未料会面前一天却收到电邮，获告知申请不被接纳，电邮上只列明是因

“其他原因”。她致电监狱查询，得悉因有监狱职员确诊，监狱一切探访安排包括公务探访暂停。

等着向当事人索取指示的Janice追问，什么时候会恢复探访？对方难为回答，不知道。 


近日部分监狱重新开放公务探访后，规定律师进入监狱前要即场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阴性才可进入

监狱。措施刚推行，不论是惩教人员、以至律师均未熟习，访问当天，Janice 上午和下午分别到两间监狱

探访，做了两次检测，其中一个监狱检测位置在室外的帐幕里，角落放置几张胶椅，椅上放检测套装，设

置简陋。

当天还下着雨，雨水顺着帐幕边滴下，Janice 一手提着手袋雨伞，另一手执采样棒自行检测，“好不狼

狈。”

“其实惩教署职员都很帮忙，我们提出询问、要求，他们会尽量协助。但我相信他们有时内部指示都不太清

晰。”

探访以外，更大的挑战，在不少案件因疫情进度滞后，对司法系统造成整体压力。 


平日常要出庭工作的法律助理Gary（化名）透露，不论是因“锁仓”影响，以至时有律师、被告或证人确诊

或需要检测无法出庭，均致案件无可避免要押后处理。

“譬如导致某些审讯要暂停，押后，这会影响大律师、法庭、被告的时间表，都造成不便及延期。” 


重要的脉络，是自从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过万人被捕，超过2700人已完成或正在司法程序中，据过

去报导，部分案件已排期至2023年底开审。大量案件积压，法庭、律师日程本已排山倒海，在目前未知确

实有多少案件因疫情再度延期情况下，压力无疑百上加斤。



Gary说，已知部分律师因手头案件审讯超时，无奈要退出本身接下、紧接之后开审的其他案件。“如果客

人选定了一个律师，（案件）准备了两三年，突然间无法继续，失望之余，另一位律师是否很容易就能

pick up（接手）呢？这些都可预想的情况。”

林子如透露，其中一宗她有份处理的案件，最近接获法庭信件，法官建议在被告缺席情况下继续判刑程

序，询问控辩双方律师意见。她和律师商讨过，认为为保障被告及程序公义，必须反对此做法；然而她理

解法庭的关注。

“虽说‘锁仓’只维持一星期，但touch wood，如果下周、下个月，突然又有监狱爆发疫情，所有被告也会

一并被影响。疫情何时会稳定下来，仍是未知之数，但长时间还押，对于被告而言同样不公。”

Gary说，部分已进入审讯的案件，如果案中牵涉多名被告，当中有人短暂无法出庭，有时律师会按当事人

指示，同意案件在其缺席下继续审讯，尤其如果那几天审讯不涉及该名被告的关键证供，以免影响整体审

讯进度。

“我明白站在法庭的立场，如果不这样做，每宗案件也无限拖延，整个司法系统都会面临崩溃。但如果站在

被告人角度，他们是有right to appear in court（出庭的权利），聆听关于自己的审讯。这是right to

fair trial（公平审讯的权利）的一部分，而且明显是被侵犯了。”

Gary形容，理解这是现时折衷的做法，但如果在被告缺席下审讯的情况大规模发生，“是否代表以后都可

以这样呢？我们为了不浪费法庭时间，是否就可以牺牲被告利益？我觉得是很不理想的。”

见习事务律师Janice认为，如果疫情持续，当局应考虑仿效部分欧美国家发展视频庭审，“虽然疫情是一个

理由，但为何不能用视频呢？当然这牵涉人力、物力，但尤其当损害到被告的利益，为何不尝试做呢？还

是疫情只是一个借口？”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无法解决。” 




荔枝角收押所。摄：林振东/端传媒

等待的人们 


最近几星期，林子如接听不少家属电话，不少都是忧心还押家人情况，或紧张追问案件进度。 


其中一单案件的男生，未够21岁，刚好在“锁仓”前定罪后还押，一直未能获家人探访。没有儿子的消息，

青年忧心的母亲致电林子如，询问案件要押后到何时正式判刑，禁不住声泪俱下。“她很担心儿子，担心他

穿不暖。她问为何这么久都未判刑？还要拖到何时？为何这样不公平？”

林子如说，自己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只能告诉对方，你面对的无力、无奈感觉，大家都身同感受，律师也

只能在无奈情况下，尽量做他们可以做到事情。

徐子谦说，还押于荔枝角收押所的朋友有关日用品事宜，平常由他主力打点，不过朋友通常会在探访时交

代清楚，这个月他要哪本书、要什么零食、牙膏要哪一种味道……现时探访被暂停，他唯有凭自己对朋友

的认识，猜朋友需要和心思，为他选购。

尽管二人相识多时，但事情繁琐，难免有错漏。“我昨天早上突然收到福利官电话，说他没有报纸啦。我才

发现，糟糕，报纸应该早几天送完了，所以我今天才赶着去订报纸。”

他一脸尴尬说，报纸一订是1个月的份，“我应该记住报纸几时送完的。我收到福利官电话，才惊觉：这么

快就1个月啦？”

Alice 的丈夫原定2月底再出庭，她在访问时提及，若有机会，想趁上庭前给丈夫带一套新衣，因他之前的

一套，已穿了两次，仍未带回家洗衣。但出庭、提交物资、探访每一个环节能否顺利进行，仍存在大量未



知数，Alice每天盘算着，感到很焦虑。

“总言之，只要监狱重新开放探访，我无论如何也要第一时间奔过去。”


